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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论

别有意味的诙谐术（节选）

张德明

诗人旁白客的诗歌有独特的风格特点，那就是闪烁于
字里行间的幽默诙谐之趣。无论是对动物世界的描画，还
是对植物世界的书写，以及自然与人文风景的描摹，诗人
都以诙谐的笔调来呈现潜存于大千世界中的生命趣味，让
人读后既忍俊不禁又深受启发。这幽默诙谐的风格，赋予
诗人所绘制出的诗意世界与众不同的色彩和滋味，同时也
彰显出诗人富有个性的生命观、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来。因
此我认为，对旁白客诗歌中别有意味的诙谐术的分析和阐
释，是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诗人艺术创作的精神要旨
和美学奥义的。

旁白客善于对动物世界作精彩的描画，在饶有趣味的
诗语调动之中，将动物们富有人性力量和精神特征的一面
奇迹般地彰显出来。比如 《野鸭子的 AB 岗》，就是以随性
而活泼的文字。诗人将既会游泳又会飞翔的野鸭子，描述
成持有“游泳证A，飞行证B”这两种证件的生灵，这是以
人类生存与生活中的资格要求来形容鸟类世界的存在样
态，其幽默诙谐的色彩无疑是极为鲜明的。同时，诗人还
以“A 岗”“B 岗”这两种规定着人们特定的薪资权限和工
作义务的岗位划分，来描摹鸟类的生存技能，其风趣幽默
的味道是呼之欲出的。由此可见，对于动物世界的生动书
写，诗人主要倚重拟人化的修辞策略，以人类生活中的人
文情形来形容动物的存在状态，进而引导读者从人类世界
的生存法则出发去理解和想象动物的生存规律，这是不乏
机智和生趣的，而语词之间幽幽散发的诙谐与幽默气息，
给人带来了不尽的阅读快感与审美享受。

对植物世界的诗意书写，诗人也善于借用人文的情境
来述说植物的遭遇，由此将某种藏蕴其间的现实理解与生
命趣味牵带出来。在 《受伤的油菜》 一诗中，诗人将饱受
寒风肆虐的油菜之遭遇，形容成“寒风站成刀斧手/油菜平
白挨一刀”，这巧妙的比喻修辞里有着别样的情感和趣味，
既是对寒风吹刮下的油菜花惨烈处境的形象描述，又暗自
寄寓着诗人发自内心的某种深切的惋惜和同情。接下来，
随着寒冷的不断深入，油菜又挨了“第二刀”：“雪水结冰
式/像绞肉机。油菜披挂黄金甲，应对/边缘化沦陷。”诗人
还以军事化的行为方式来描述油菜不惧严寒，抱团取暖的
情形，“菜心/周边的壮士，敢断腕，敢请命/结团火色”，
将油菜具有力量、秉性坚强的一面作了精彩展示。而当后
来，冬去春来，油菜终于能开出花来，当生命终于绽放的
那一刻，那曾经受伤的历史，又有什么值得痛悔和遗憾的
呢？显而易见，在对植物的形象书写里，诗人启用了比喻
修辞技法和军事化情境摹状策略，将某种不乏调侃与机趣
的动人情绪散逸出来，油菜凌寒不惧、抗冬守春的精神品
质，也在富有幽默诙谐的文字中悄然浮出水面。

诗人旁白客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背包客“，游历过
祖国的诸多名山大川，对自然山水有着特别的记忆和心
得，其诗集中吟咏自然风光的篇幅也不在少数。他对自然
山水的描摹，从来不是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地作客观写
照，而是总要发挥他擅作调侃、喜用幽默的诙谐之长，以
充满生机和趣味的文字将自然山水独居特色和情味的精神
风貌活现在我们面前，例如 《八公山下的旋涡》 一诗，诗
人描述八公山与淮河尽管山水相依，但彼此并不相互配
合，“八公山喊立正”“淮河急得跺脚”便是这种互相抬扛
情形的艺术化写照，其中也洋溢着诙谐幽默的生命趣味。
在这首诗的最后，诗人还描述了漩涡不断冲决、只顾奔向
远方的情态，也是以某种戏剧性的笔法来进行形象言说
的，自然给人以幽默诙谐之感。

从词语本意来看，“诙谐”是指“说话风趣，引人发
笑”。也就是说，“诙谐”一般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
方面，它指语言表达上的特征和风格，即“说话风趣”，大
凡那些具有机智、幽默、调侃色彩的话语言说，都可以说
是风趣的。另一方面，它也指语言表达所产生的效果，即

“引人发笑”。旁白客诗歌中的诙谐术也在这两个层面有着
不俗的体现。首先，诗人的艺术表达是风趣的，他能运用
拟人化的手法来描摹自然世界，并借助精妙的比喻修辞来
展现外在世界的人性力量和生命辉光，语词之间流淌着醉
人的诙谐情韵。其次，诗歌给读者带来的阅读效果也是突
出的，既能让人在连珠的妙语之中忍俊不禁，拍手称绝，
又能获得情感的自认和心灵的感召。似乎可以说，借助别
有意味的诙谐术，旁白客有效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特有的
诗意殿堂，其诗具有了卓然独立的艺术风格和不可多得的
辨识度，由此达到的美学高度也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影子之喻、

精神面相与语言风格（节选）

刘斌

一、小大之辩与诗性眼光
当旁白客将自己的诗集题为“大小影子”，他实际是说

出了他眼中的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中，他诗中的抒情主体
与所处环境、所遇万物的关系，是含蓄地向读者表明诗集
的抒情主体对于书写客体的一种情感、姿态与价值立场。
众所周知，影子从来都是处于低处的，甚至是贴近地面
的。而这样的一种隐喻的书写以及书写中的情感、姿态与
立场，似乎不可能是先验的，它必然依赖于抒情主体曾经
低处的人生经验，至少是依赖于其对低处存在的长久的观
察、认识、理解与同情，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向下的眼
光，一种对这样的卑微的沉默的存在发自心灵深处的关心
与牵挂。因此，对于这样的隐喻与眼光的追问，有助于我
们准确地切入旁白客诗歌的内核，进而把握“大小影子”
的精神内涵与审美意蕴。事实上，在旁白客的诗里，这样
的隐喻与眼光既不是表层的，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面
多视角的；同时，也不是静止的固态的，而是动态的，延
伸的，并且在不断地丰富与深邃的。

二、多重叙事与精神面相
有什么样的眼光，就有什么样的诗写。在“大小影

子”之喻的总揽之下，旁白客展开的诗歌叙事是多样的，
甚至是庞杂的。从空间性而言，影子之喻是光的照亮与投
射，这表现了对光的一种崇拜与礼赞，是诗人对生命中所
幸遇的温暖、关照的感恩和永怀。从时间性来看，影子之
喻，则是一种回望，一种记录，是个我生命的行踪与印
迹，这表达了对个我存在的一种认知与领会，心存了一种
敬畏、谦卑与感喟。从本体论角度看，影子则蕴含着存在
的短暂与虚幻，喻示着生如泡影的虚无与叹惋。同时，影
子本身又是光的反面，是一种遮蔽与隐晦，拒绝与存留，
隐含着抒情主体的某种不可通约的愧憾或私密，那种属于
不可言说无法言说的一面。这些都决定着旁白客诗歌精
神，既有着较容易辨别的轮廓与整体面相，但其内在却又
是饱满的，丰富的，甚至是幽深而有些神秘莫测的。尤其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影子之喻所构成的小大之辩，对于
一个被抛到世界中的此在个体而言，就是一个永远处于正
在进行中的存在的事件，因此，其精神面相既有其恒定的
表情特征，那样一种区分善恶、真假与美丑的真实面容，
同时又变动不居、含混多样、表情丰富而难以捉摸，就是
情理之中的事了。而这又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构成了其为一
对相互阐释相互映衬的大小影子，进而极大增加了旁白客
诗歌阐释的召唤结构与多样化。

三、个性语言与整体风格
旁白客的诗歌语言是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的，从他的

诗歌语言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具有着语言创造性的自
觉，那种对诗歌语言陌生化的追求。表现在语言特质上，
有给人殊异之感，所谓殊异，按照布鲁姆的意思，就是

“陌生、生疏、奇怪、局促不安、奇异”等等。比如《撒网
与扭腰有关》：“再小的网比池塘大/再小的池塘比鱼大/一
网下来，再白亮的天空也会黯淡/星星蹲在网眼守候/拉
拢，分不清眼界/想不流泪都难”。何以“再小的网比池塘
还大”？无疑，这只能是人类的贪心之网，是那种竭泽而渔
的掠夺之网，是那种毫无怜惜之心顾忌之情敬畏之意的狂
妄恣肆之网。一旦这种网“分不清眼界”，不知道适可而
止，人类“想不流泪都难”。人类必将遭遇自作自受的惩
罚。就这首诗而言，起句何其之妙，大有古人谓之“立片
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匠心与妙处。其出语之奇，造
句之险，充分显示出旁白客诗歌语言的天分和其创新意识
之强烈。

综上所述，旁白客的诗歌写作展现了时代的现实图景
与变化特点，表现了乡土历史文化的底蕴与精神传统的裂
变，同时也深刻揭示出了社会整体精神与个人心灵的疼痛
与郁积。他的语言很具个性化，有着很突出的创新性与实
验品质。通过阅读《大小影子》，人们清晰地看到，旁白客
的诗歌以一种深刻而睿智的大小影子之喻，展开了多重叙
事，呈现出抒情主体内心丰富而艰辛的小大之辩，并在这
样的过程中拒绝着平庸与堕落，见证并呼唤着诗意的光明
与光明的诗意。

简说旁白客的诗（节选）

马启代

见过几次面，都是会间，知道他是一位写诗的融媒体
的负责人、一位卓有成就的地方史料学者，也曾编选过他
的诗，但集中阅读并被吸引，则是近日看过 《大小影子》
这部诗集的样稿之后。掩卷沉思，我觉得他是一位低调
的、被遮蔽了很久的诗人。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他的诗歌给我留下的几个印象。
一是他有自己独到的发现。仔细品味，他的发现不仅是对
日常事物的诗性发现，还是他对自我经验和灵性世界的开
掘。旁白客的诗歌语言充满了这种天然的诗意发现、悠然
的诗性表达和自然的诗思建构。他把端午看作“以 《天
问》《楚辞》 自传／把向心力包进粽子里公转”的“天地间
的一张唱片”（《自传的端午》），他把芦花看着“一支叩
问苍天的毛笔”（《芦花》），这些都是思维升华后的命
名，而不仅仅存在于比喻这一修辞的层级。二是他对动词
的运用特别用心，反复推敲而带活诗景，对一些成语熟语
的活用也起到了照亮全诗的效果。试看旁白客的诗句，如

“门缝的光束把镰刀、锄头捆在发暗的角落”“满目的绿让
河道瞪得发毛”“小木屋留下话柄／被河道攥着”（《河边
的小木屋》） 之“捆”“瞪”“攥”字的使用。三是他的文
字里有一股按耐不住的英雄气，当然也可看作来自生存环
境和文化根性上的侠气，有着源自民间的草莽特性，站
岗、列队之类的词汇和意绪时而出现，他将之赋予笔墨所
及的事物，并在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显露出文化意义上的
悲悯心。如 《地图》《朋友圈游来两条鲶鱼》，特别是后
者，他诗中三段，分别用“游。再游。一直滚。”开头，甚
至给人人类文化学意义上的警示。四是他有着奇特的想象
力。在这方面，旁白客显露出很高的天分。他对夕阳说：

“这样，你应改名换姓／把白天作成内衣／穿一身光明”
（《夕阳》），见到蚊香，他写到：“蚊香本无蚊／时装或
黑或青，一盘／蛇。抬头的烟雾／如蛇信，香／舞动鞭
子。抽打／夏夜，也／拷问我”（《蚊香》），他从海的视

角写海更是凸显出一种新的审美形态：“一条蚂蟥拱着浪／
身高过丈。海掐腰站立／把我看扁／／蚂蟥咬我一寸／我
让浪头在脚前／求饶三尺／／海，坐等／无风的风，碾压
浪／鱼竞飞，举起的高度／与我平分云朵／／ 浪的宽度减
去飞起的鱼／刚好够我造一个／骑蚂蟥的梯子／／海，看
我忽高忽低／我便可算出海的宽广”（《海的视角》）。五
是他有着风趣幽默的性格特长和由此形成的审美知趣，让
他的写作呈现出一种新的维度。诗性的发现、幽默的天性
加上本色的写作会给一个诗人提供非常有利的提升空间，
说到底，幽默本身就是才华和智慧的聚合物，试看他的

《野鸭子的 AB 岗》。五是他除了有着惯常的传统的感兴对
象，如第一辑乡土篇、第三辑情结篇和第四辑游历篇的诗
篇，在第二辑格物篇和第五辑循理篇中，他直面现代文明
的环境和人们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诗中不仅出现了大量
的新词汇，如“光伏发电”“量子力学”“广播电视塔”“焊
花”“蚊香”“楼群”“课件”“天桥”“沙发”“雾霾”等意
象，也出现了一些明显在心灵和精神经验视域进行形而上
思考和哲学提升的书写努力，如 《雪的哲学》《麦子的哲
学》《等刀回来》《翅膀不等于口粮》《词根：垫》等。

最后还要说几句的是，在我看来，旁白客的诗歌还存
在一些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很多优秀的诗人也许一辈子都
克服不了。一是存在相似的切入方式和表达方式，包括语
气和用词。二是有些诗的完整性和完成度尚不够，有些在
实虚转换的过程中缺乏必然的联系和内在的呼应，显得匆
促和缺乏用心，这样就使得一些应当更精彩的部分没有出
现，让人有些遗憾和唏嘘，如《凤凰》《瓦房》 等。三是有
些作品有为诗而诗、为美而美的追求，有诗性、诗意、诗
美，但缺乏魂魄。这是一个根本的大问题，可以说，现代
诗人应有突破素常意识和书写现代精神的“人”的自觉。

儒释道文化所孕育的美学，容易麻醉人，缺乏现代的
审美意识，现代美学应是醒人和撼人艺术。作为现代诗
人，为何书写？写作什么？如何书写？还是老课题需要新
答案。文字都是创造主体人格和精神的外化。对此，不得
不察！

身体诗学（节选）

方文竹

诗集题材集中，似乎是淮河乡土，说明诗歌的写作是
有自己的根基、自己的据点、自己的方向，接地气，有着
大地的依托，认真，务实，有效。但是，最吸引我的是，
几乎每一首诗都涉及“身体”，身体的部位、器官、生理、
心理等，仿佛诗人写的干脆就是“身体诗”，或说，一部

“身体”诗歌大全。
旁白客诗歌中的“身体”首要是物象身体化。仿佛人

类的童年在本质上都是诗人，还未区分人与万物，有一种
“泛神论”的味道，让万物活跃着蓬勃的生命，和人一样运
作于天空与大地之间，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追求的古希腊的

“存在”的原义。我们欣喜地在旁白客的诗歌中找到了这种
“初心”和“初觉”。《金钱草》 有“握”“举”“唤”等动
作。“养我的淮河胃口”之“胃口”才引出“二婚”和《一
地鸟哄抢喜糖》。这样的例子在旁白客的诗集中俯拾皆是，
美不胜收。

旁白客的写作正是由此体现出自成系统的以“身”试
法的写作方式。诗人通过对于“身体”的经纬穿引、灵心
妙运而巧喻浪涌，连珠成串，世界仿佛一部有关“身体”
的奇幻大书，实行人与万物的移位变形和互为隐喻，仿佛
一部神奇的当代人类化身创世神话，真的万象缤纷，奇妙
献珍，诗意炽烈。甚至可以说，诗人通过“身体”或“身
体”之引线发现了诗，至少扩大了诗的领地，彰显出旁白
客独特的诗理、诗趣、诗法、诗味以及创造才质、给诗歌
提供美学经验等。也可以说，“身体”式的写作，其诗意是
现成的，而且写得简洁，精练，富于意蕴。

如果旁白客的写作到此为止，那也只是一个诗匠，仅
仅满足于诗歌表层的花样翻新而已。我们高兴地看到，不
仅如此，诗人还以“身体”的视角观察世界，形成了独特
的“身体”意识形态，世界在“身体”上形成，体现了诗
人非凡的“心”志和“眼”力。也就是说，仅有身体是不
够的，还要有灵魂，必须灵肉一体，才会透过“身体”的

“外壳”抵达诗歌的内核。“坐等”的 《芦花》 开出“人世
密码”“灰白的心事”，似乎让人触摸到“芦根”，扎在世界
的最深处。《金钱草》 昭示“金命，草的活法”，而“民间
惜草命，自此 多一位草莽英雄”与“金命”相对，反讽的
意味概括了多么沉痛沉重的历史内容！诗人就是这样善于
以“身体”为基点，通过“身体”的聚焦和化用来构筑他
的诗歌大厦，取得了让人意想不到和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
和思想冲击。可以说，“身体”是打开旁白客诗歌百宝箱的
一把钥匙。

“身体”是原始的“我”或“我”的基础、第一出发
点。在旁白客的诗中，“我”的置入，既是抒情主体。又是
叙述人，避免了虚飘高蹈、漫无边际，而是将整个诗境构
建成一个可触摸的坚实而可靠的前提。也就是说，在旁白
客的“身体诗学”始终有一个血肉亲我的在场和亲和性而
避免了虚空高蹈的声势。诗人长期生活其中的淮河乡土是

“身体诗学”的温床，没有多年的生活体验是掌握不到全身
上下的部位、筋脉、气血和骨骼、内脏，更别说触摸到灵
魂。可以说，整个淮河就是一部关于“身体”的隐喻词
典。本来，大地就被称为人类之母，隐喻女性，如未开垦
的土地称为“处女地”。淮河自然成为了诗人的母爱港湾和
温柔乡，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粒土、一滴水，等等，于他
都活跃着鲜活的生命：草木说话，水土翻身，云朵瞪眼 ......
与其同呼吸，共命运。“我同河水并肩平躺，分解光泽”
（《河边的小木屋》）。

通过以上的观照可知，诗人旁白客“身体诗学”的写
作克服了诗坛流行的同质化、具有较高辨识度，门径成
熟，自成一体，在众多的当代诗人写作中实乃罕见，在嘈
杂的诗坛理应占据一席之地，以报答其多年的默耕和深潜
的词语历险。

影子是光的自爱（节选）

宫白云

诗人旁白客给自己新出版的诗集命名为 《大小影子》，
影子是一种光学现象，由于物体遮住了光的传播，不能穿
过不透明物体而形成的较暗区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影
子。影子的形成要光和不透明物体两个必要条件。也可以

说没有光也无所谓“影子”，而在旁白客的诗歌世界里，他
所有的诗就是他大大小小的影子，这些“大小影子”携带
着他心灵与精神之光，在他的诗歌里穿行与烛照，与他的
自身不可分割，所以在他的诗《大小影子》 中他说：“影子
是光的自爱”。对于诗人旁白客来说，影子是母亲、是童
年、是故土、是回味⋯⋯世上万物都有某种失落的可能，
但影子不会，只要有光，它就会跟随于你。

旁白客的诗让我们体会到了写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
重建我们与世界万物的关系。旁白客的很多乡土诗都隐藏
着现实的荒谬与残酷，他的诗不仅仅是为了进入现实，而
是展现诸多的意味，如以“一地鸟哄抢喜糖”为由头，极
大地讽喻了一些乡村出现的“涉及地一年二婚”的荒诞行
径。还有 《退水》 中，面对洪水肆虐的残酷，幻想把

“洪”字褪掉，只剩下那个滋养良田的“水”之愿望。在诗
人这里，“乡土”既是根源所在，又是精神的寄托。但诗人
敏锐地发现如今的乡土已经遭遇了不可遏止的改变，即使
脚踏在乡土也不能再返璞归真，所以诗人发出了“谁伤害
了故乡的肠胃”的悲叹。当“人与鱼/只隔一个胎盘/人游
不回羊水，如同鱼/补不了胎气”（《人与鱼》），这时候诗
所触碰到的就不单单是一种“乡土”情结，而关涉的是对
那块乡土今后与未来的深思，诗人最不愿意看到就是乡土
已丧失了其原有的含义，他写下它们，是为了去透视、去
警醒，这是对“乡土”最大的情感与爱。

旁白客诗歌所覆盖与包含的东西可谓五花八门、包罗
万象，他从日月星辰一草一木中去探究事物的道理，他运
用象征、隐喻等方式，去与它们恰切地糅合。从“斜阳”

“落日”“菊黄”“茅草”“老渡口”“枯井”“瓦房”⋯⋯中
去探寻其中的真相与意蕴，他提升、检视、确认，从中获
得诸多的启示和心灵的重量。诗歌就是不断更迭的美学，
旁白客的诗写始终具有光与影的美学交融，在明与暗、显
与隐的更迭中洞悉事物的本相。他的诗并不复杂，却有一
种简单中的深刻。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这句话在旁白客这里体现得近乎完美，他先后共出版
了 16 部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新闻等，没有大量的
阅读是写不出这些优秀的作品。而在行万里路上他更是当
仁不让，这从这部诗集的第四部分“游历篇：唯我游客，
最解熙攘与过往”中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对于行路中对那
些“风景”的重新发现、呈现及思考，构成了他这类诗歌
中一种内在的人文与历史的观照。

写诗犹如书法写字，任何一撇一捺的疏忽都会导致这
个字的报废，诗歌中的“多余”成分也会影响整首诗的立
体效果。旁白客的诗歌布局与立意都恰到好处，没有多余
的弯弯绕绕，语言质朴易懂，但隐喻性很强，许多诗都富
有哲理，往往从人们所熟悉的日常事物入手引出一个喻
指，如这部 《大小影子》 中的第五部分循理篇，其中有一
首《等刀回来》，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魔力，诗人透过刀与鞘
的微妙关系，为我们破解了刀与鞘的密码，刀鞘都是所谓
工具性的东西，主宰它们的是刀鞘的使用者，“刀鞘从不自
己出手”，暗示了所有“暴力”的根源在于人而非工具，刀
只有归于鞘才是安定祥和的所在。此诗以暗示的手法，提
醒刀的使用者，在拔刀之前要三思而行，而这样的三思而
行亦是同道中人才能领会和理解的，它传达的是一种克制
与隐忍。它让刀鞘“等刀回来”获得了非凡的灵性，特别
具有信仰的意义。

世间的“大小影子”比比皆是，唯有光使它们存在，
这也是旁白客这本诗集 《大小影子》 的寓意所在，他深谙
光影之道，他为自己创造了一种高塔，并用心灵和精神之
光来与塔下之影互映！

用具体的物象，

支撑起诗歌的力量（节选）

沙马

旁白客的诗集 《大小影子》，第一辑 《乡土篇：一地
鸟，在立冬的守望里，哄抢喜糖》。这一辑虽然写的是乡
土，但乡土深处却暗暗的含着“乡愁”。这乡愁在不同的意
象里散发出不同的“故乡”气息。“我看见一地鸟/在立冬
的守望里/哄抢喜糖。这糖纸里/想必藏着虫子，或失散的/
子嗣，”隐喻着民间生活的习俗，仿佛一幅乡土画。而“失
散的子嗣”构成了乡愁的源头。作者以深层次的思考支撑
起语言的力量。这样才能使诗歌赋予艺术生命力。才能在
读者内心形成回音。

第二辑《格物篇：菊黄，像倒下的宫廷瓦》。作者试图
在“格物”中获得事物真相，换言之，试图在事物内在深
处感受“存在的姿态”。“格”，不仅是思考，更是感受和体
会，是对身边存在物质的触摸和探索，在已有的物质里注
入新的含义。这“新的含义”意味着对新世界的发现，意
味着守望和召唤。于是才有了旁白客这样的诗句：扬起一
捧土/有多少未了的缘；菊黄，像倒下的宫廷瓦；一部天书
在泥浆中站立；用走过的光画，/一半。藏一半⋯⋯从而使

“存在与虚无”在事物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第三辑《情结篇：情分、情怀，大小影子一张图》，说

在这个“大小影子”穿插、晃动、时隐时现的时代，“情”
是其中的一个纽带。作者善于用具体的事实勾勒出一个一
个生动的图案。而一个一个生动的图案有来自于一个个大
大小小的影子，从而使“虚幻”与“现实”之间有了无形
的联系。也就是说“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在对立中
统一了起来，其中的桥梁就是作者的想象与思考，让彼此
的存在，在巧妙中不留痕迹的发生了关系，也使诗歌有阅
读上的张力。

第四辑《游历篇：唯我游客，最解熙攘与过往》。从某
种意义上说，人在人世间都是在游历，游历中的过客，对
熙攘与过往有着一定的感受。正是这些景象构成了“熙攘
与过往”，构成生命的开始与结束，也构成了物质与灵魂的
相遇。

第五辑 《循理篇：三伏贴，可用热情疗治内伤》。循
理，可理解为在事物的路上遵循着“理”的规律调整自身
的行为。布罗斯基说，“一首诗是一种精神活动⋯⋯ 也是对
语言进行选择的方式。一个优秀的诗人善于将“思”与

“诗”统一于一体⋯⋯”旁白客的诗善于在日常现实中提取
有意义的物象，经过自身的思考和文字加工，获得了文本
的一定程度的感染力。

综上所述，旁白客的诗是建立在“形象大于思维”基
础上，通过具体的意象和生动的现实让诗歌获得了充实表
现力。并且用形象性的语言力量，支撑住了诗歌的稳定
性，继而在词与物之间打开一条进入灵魂的通道，然后努
力进一步提升艺术的生命力。

诗坛名家评旁白客《大小影子》


